
他用“性别平等”
说服明星们修改广告

工作劳累了一天的杨澜，回家准备刷牙的时候，旁边
突然出现一个年轻的男医学专家，并建议用高露洁品牌牙
膏。——这个画面，你或许很熟悉，是杨澜曾为高露洁牙膏
做的一个广告。

但现在，如果你细心一点就会发现，这个广告有了一定的
改变：工作劳累了一天的杨澜，回家刷牙的时候，身边的男
医学专家不见了，杨澜自己掏出牙膏说，“用高露洁牙膏吧”。

这个广告的改变，因为一个男人——马雷军，联合国妇
女署中国办公室高级项目官员。

5 月 29 日，在全国妇联举办的社会性别平等与媒体研
训班上，马雷军用一个个生动的广告画面阐述性别平等：“我
们都知道，杨澜是个名人。第一个广告，杨澜在用牙膏上的
选择，听从医学专家的建议没有错，但是这个医学专家是个
年轻的男士。因为在我们传统的观念看来，男士讲的话，权
威性是比较高的。这就体现了性别的不平等。”

第二个广告画面之所以没有了医学专家的画面，是因为杨
澜和她的团队在听了马雷军关于“社会性别平等”讲座后，杨
澜和其团队才改变的。马雷军说，这一点改变，非常不容易，
不过，让马雷军有些遗憾的是，广告的背景声音，还是“男音”。
因为广告商最后还是认为 ：“男音比女音更加权威一些。”

类似的存在性别不平等的广告，在马雷军看来比比皆是。
明星海清的一段关于某食品的广告，在马雷军看来更是把女
性传统印象刻画到了极致，广告的内容是：海清辛苦拍戏回
来，家里的丈夫和儿子宁愿饿着也要等在外面工作的她回来
做饭，儿子看到她进门便说“我们快饿死了”，而听到此话
的海清是一脸的愧色。“哪里规定说，女人天生就是为男人
洗衣做饭的呢？我也跟海清提出过她不应该展现出女性传统
的这一‘刻板形象’。海清接受了我的建议，她的团队也在改。”
马雷军说，类似的广告因此而改变的还很多。

为什么自然灾害中
女性受害者远高于男性

“性别 = 男性 + 女性，这两性关系，就是一个平等。”马
雷军在接受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专访时，用缓和却笃定的语
调说这句话。不过，现实生活中，“我们做的非常不够”。

联合国和伦敦经济学院就 2008 年前的所有自然灾害做
了一个调研，发现灾害中男性和女性的死亡率普遍达到 1：4。
这意味着，灾害中每死亡 1 名男性，同时就有 4 名女性死亡，
汶川地震，也基本符合这一比率。究其原因，马雷军解释：
一开始，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是体格、力气、肺活量等生
理差异导致如此。然而伦敦经济学院进一步调查却发现：不
是生理原因，而是 4 个社会因素导致了女性极高的死亡率。 

“许多男孩子从小就学会了爬树、游泳；女孩则被教育要矜持。
加上自然灾害中 75% 到 80% 的死亡都发生在屋里，而男主外、
女主内的性别文化中，女性呆在家里的时间本来就多，又不
像男性，一有风吹草动提个大裤衩就能往屋外跑。”加上重
男轻女的思想，优先得到父母舍命相救，救灾时获得更多物
资的，几乎都是男孩。即便在日常，男性也总是能比女性更
多地获取灾害信息。

“有一次，我们在乡镇组织防灾培训，一名受访妇女说
5 次培训里她只参加了半次。前 4 次都是丈夫去的，第五次
丈夫不在，她去了，培训 10 点才开始，11 点就要回家做饭，
半次培训成为了她全部的防灾培训过程。”“这意味着，仅仅
是在日常防灾培训里注意提高女性的参与度，就可以大大减
少灾害中的死亡率。”马雷军说。

汶川地震发生后，作为联合国妇女署的官员，马雷军多
次去灾区调研，“我发现，在灾区准备的急救包中，很少有
女性急救用品，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在社会性别上
对 女性欠考虑。”为
此，马雷军在给四川
做“灾害中的社会性
别问题”讲座时，专
门提 到，“现 在他们
做的很好了，比如说，
急救包中出现了卫生
巾等女性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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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4 月，原本应该去医院
做例行检查的柏慧说什么也不愿动
身，她知道每去一次医院，就等于
要抽一次妹妹的血，不论大家怎么
劝 说，她 坚 决不 松口。一 个月后，
柏慧的上身鼓起了一个小包，她自
然知道这是个什么征兆，但她没告
诉任何人。柏翠云知道姐姐闹情绪
是在自责，她安慰姐姐说，抽血一
点都不疼，可姐姐并不相信。

晚上，柏翠云端着一杯牛奶来
到姐 姐房间，发现姐 姐 脸色惨白，
急忙问 ：“姐，你没事吧？明天咱去
医院看看。”柏慧支支吾吾地说：“没
事，我挺好的。”

柏慧的神情哪能瞒住柏翠云，
她一把掀起姐姐的衣服，发现了姐
姐身上那个小包，她急了：“姐，你

犯病了，为什么不说？”
柏慧的眼泪劈里啪啦往下掉：

“姐不能再抽你的血了，你看你现在
瘦的。”

柏翠云腾地站起身 ：“你是不是
病傻了？我瘦点能比你的命重要？”

柏慧只一个劲儿地哭 ：“姐拖累
你了。”

“姐，我哭过了。”柏翠云抱着
姐姐说。柏慧惊讶地抬起头看着妹
妹，有些错愕。从懂事起，柏慧就
没怎么见她哭过。自从自己生病后，
亲戚朋友全都为她哭过，唯独妹妹
不曾掉过一滴眼泪。她好奇地问：“你
什么时候哭的？我怎么不知道？”

柏翠云说 ：“你病情 最严重的
那次，你跟姐夫说你快不行了，说
你想回家，那时候，我真的以为你

出不来了，我就开始胡思乱想，想
我们姐弟三个小时候的事。仔细想
想，咱们姐弟三个，真没怎么分开
过。你说，在这个世上，还有谁比
我们更亲。你要是不在了，我真不
知道怎么办。”她捋起袖子，继续说，

“不就抽个血吗，用这点血换个姐姐，
我觉得值！”

柏慧叹了口气，眼泪在眼眶打
转 ：“姐听你的，姐去医院。”

2014 年 5 月，柏翠云带着姐姐
再一次来到北京。

 目前，柏慧还在北京接受治疗，
柏翠云会一直陪在姐姐身边。柏慧
说，她希望身体复原后，带妹妹去
全国各地旅游。

（本文不得转载、上网、摘编）

她们这样与白血病抗争——

妹妹供血 13 年，
姐妹俩变成同一血型

特约记者 安静

她们是一对患难姐妹。2001 年，姐姐被确诊为急性粒细胞白血病。此后 13 年，姐姐每
次癌症复发，妹妹就为姐姐捐献造血干细胞和淋巴细胞，先后十数次把姐姐从死神手里夺回
来。十多年后，姐姐的血型从最初的 AB 型血转变为妹妹的 O 型血，性格也渐渐变得和妹
妹一样……

姐姐患白血病，妹妹捐造血干细胞
5 月 16 日，记者在北京见到柏

慧时，她正准备进行一轮新的免疫
治疗。这名与死神斗争了多年的女性，
精神良好，丝毫看不出是一位带癌
生存了 13 年的病人。“这要感谢我
的妹妹，她是个伟大的人。”这 13
年里，她已经第 10 次为姐姐躺上捐
献床。

13 年 前 的 2001 年 6 月， 在 南
京鼓楼区天正桃源小区内，柏慧家
正在召开一场家庭会议，柏慧的父
母和妹妹柏翠云一家全都到场，现
场气氛格外凝重，大家都愁眉不展。

“医生说，我的病情不太乐观。”
柏慧沮丧地说。

“大姐，你别怕，明天我和弟弟
去做配型。”柏翠云安慰姐姐。

柏慧泪如泉涌，她怎么也没想
到，还不到 40 岁的自己，居然会得
上白血病。柏慧一难过，全家都跟

着掉泪，唯有柏翠云没哭 ：“姐，哭
有什么用？你放心，只要配型成功，
你要啥就从我身上拿啥！”

很快，妹妹和弟弟的配型结果
出来了，妹妹和柏慧配型成功！得到
这个消息，全家如释重负，可柏慧
却有些为妹妹担心。妹妹家的条件
很差，是家里的顶梁柱，要是她身
体垮了，她的家也就完了。

姐 姐的顾 虑，柏翠云没在意。
她想，既然自己和姐 姐配型成功，
救姐姐责无旁贷。

来到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经过
一系列检查测试，柏翠云将给姐姐
捐献造血干细胞。和以往直接从骨
髓内提取细胞的方式不同，医院决
定为柏翠云注射刺激因子，刺激因
子会像小扫把一样，把骨髓里造血
干细胞“扫”到外周血中，医生可直
接从手臂抽血，然后再通过分离器

把造血干细胞提取出来。这种方式
听起来没有骨髓移植痛苦，但刺激
因子“扫”细胞的过程并不好受。

连着打了一个星期的刺激因子，
柏翠云体内的造血干细胞数量终于
达标。第一天，医生从她身上抽血，
时长达 5 个小时。抽完血，她只觉
得头晕眼花，四肢发麻。费力爬起来，
都感觉不到自己的胳膊腿在哪儿了。

第二天同样是 5 个小时，下了
病床，柏翠云哆哆嗦嗦地往姐姐所
在的无菌病房挪。护士要求她回病
房 休息，可她为了能 让 姐 姐 安心，
坚持挪到病房让姐姐看自己一眼。

持 续两天共计 10 余 个小时的
细胞抽取，使得柏翠云的身体虚弱
不堪。但休息了不到一天，她就和
匆匆赶到北京的姐夫交了班，赶回
家照顾丈夫和孩子。当年春节前夕，
逐渐痊愈的柏慧也回到南京。

全新癌症疗法，姐姐变成妹妹的血型
2009 年 9 月底，柏翠云给姐姐

洗澡，无意间发现姐姐胸部和腋下
鼓起了小包，她想起医生的话，心
里一阵颤抖。第二天，她执意带姐
姐去了北京的医院，检查结果犹如
晴天霹雳：姐姐的白血病复发了！

柏翠云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
用自己的造血干细胞救姐姐，可医
生的话却浇了她一头凉水。原来造
血干细胞移植过一次后，再移植就
没用了。迫于无奈，柏慧只能接受
放疗。

三个多月的治疗结束了，柏慧的
病情总算控制住了。可回家不过一个
星期，她的病情突然恶化。来势汹
汹的癌细胞侵入骨髓，白血病全面
复发，周身癌细胞达 86%，免疫细
胞在体内根本无法生长，再加上高
烧不退，竟发展成败血症。这似乎
宣判了柏慧死刑！

柏慧绝望了，她求丈夫把自己
带回家，她不想死在异地，不想死
在冷冰冰的医院里。丈夫哭着对医
生说出妻子的请求，希望能把妻子
带回家，柏翠云呵斥姐夫 ：“哭什么

哭，能治还得治！现在回去就是送
死。”在柏翠云的一再坚持下，柏慧
最终同意继续治疗。

晚 上，在出租 屋的洗手间里，
柏翠云独自哭了很久。这一次，她
彻底没了主意，她的脑海过电影般
地闪过所有和姐姐在一起的镜头。
姐姐站在凳子上给她和弟弟做饭，
姐姐给自己编小辫，姐姐和自己约
定，以后即使结婚了，也要住在一起。
那个像小妈妈一样陪伴自己长大的
姐姐若真的不在了，她该怎么办？

针对柏慧的情况，医生们经过
彻夜讨论，终于制定出了医疗方案，
这是一种全新的癌症治疗办法——
免疫疗法。这种治疗办法主要依靠
树突状细胞，它可以分泌很多细胞
因子，促进体内特异性和非特异性
的免疫功能，一旦“坏细胞”出现，
能立即找到并进行分解清除。这种
细胞主要分布于淋巴结等部位，免
疫治疗就是将它提取出后，制作成

“细胞炸弹”，再注射回病人体内。
能救柏慧性命的淋巴细胞，当

然还是要从柏翠云体内提取。听说

姐姐有救时，柏翠云心甘情愿地爬
上了捐献床。

整整 9 个月的治疗期，柏翠云
就像个巨型血袋一直守在姐姐身边，
只要姐姐体内细胞异常，她就源源
不断地给姐姐贡献免疫细胞。终于，
柏翠云将姐姐从病魔手中夺了回来，
而柏慧的血型也由最初的 AB 型变
成妹妹的 O 型血。家人甚至发觉，
柏慧的性格，变得越来越像妹妹了。

手术后，医生告诉姐妹俩，这
种治疗方法要求捐献者随时能给患
者捐献细胞。通常情况下只要患者
身体出现不适，就需要从捐献者体
内提取血液细胞。也就是说，此后
姐姐的生命完全依托在妹妹身上，
妹妹是姐姐活下去的唯一保障。

对此，柏翠云欣然接受，可柏
慧心中却充满了负疚感。她觉得自
己活着妹妹就得跟着受罪。治疗到
现在，没有人可以告诉她，到底要
抽妹妹多少血，才能治好自己的病。
看到妹妹胳膊上密密麻麻的针眼，
柏慧心如刀绞，想要自生自灭的想法
日益根深蒂固。

姐姐：我拖累你了！妹妹：用这点血换姐姐很值

一个男人对
性别平等的追问
——专访联合国妇女署中国办公室高级官员马雷军

文：今日女报 / 凤网首席记者 谭里和

■一些有性别歧视的电视广告因他而改变     
■他提出：为什么灾难中女性受害者远高于男性
■他建言：灾难救援中应该出现女性急救包   
■他说：女性需要的不是简单的保护而是平等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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